
第一章 少年兒郎們 

洛玉江北，天朝帝京，安王府。 

匠心獨具的安王府第雖位在江北，府中「綺園」講究的卻是江南精巧雅致的風情，

湖光與天雲互應，當中疊山掇峰、造景攬翠，動觀與靜觀的對景頗有意境，小橋

流水、亭台樓閣，處處展現出南方園林才有的細膩。 

綺園顧名思義確實很美，尤其在這三春降臨的美好時節更是繁花錦簇、蝶舞蜂喧，

但謝馥宇此刻無心欣賞也不太懂得欣賞，一來他僅是個甫滿十歲的娃子，二來他

真心覺得安王府的綺園造得著實「娘氣」了些，還是自家鎮國公府的宅子前有練

武場、後有馴馬場如此大氣開闊才合意。 

那兩條較同齡稚子結實的小長腿邁著流星大步，謝馥宇有意無意地將衫襬揚得獵

獵作響，張揚著想教誰聽見似。 

安王府內的下人們皆識得這位鎮國公府的嫡長孫小公子，畢竟安王府與一品鎮國

公府當真是門當戶對的「對門鄰居」。 

鎮國公府的這位小公子和安王府的小世子爺又同年，兩孩子打小就玩在一塊兒，

親密無間，簡直比親手足還親。 

此際謝馥宇如入無人之境直闖安王府的後花園，府中護衛與僕役們早已司空見慣

紛紛讓道，甚至將他視作主子般恭敬地退至一旁，垂首行禮。 

這一邊，謝馥宇從抄手迴廊上翻身越過成排的鏤刻矮欄，小小身軀落在園子內，

他立時鑽進一座由疊石堆砌而成的假山中。 

綺園中的疊山堆石講究「奇特」二字，石上疊石、洞上添洞，營造出與眾不同的

山形體態，謝馥宇從一個外觀毫不起眼的洞口鑽進，裡邊卻是蜿蜒曲折，有著隨

山勢或上或下的通道。 

此座石室內的通道有的是「明不通而暗通」，有的是「大不通而小通」，有些是空

洞，亦有置石桌石凳之處。 

總歸石室的內部因石、因地、因景而變化，然這些巧思滿滿的變化全然不影響謝

馥宇邁步朝「目標」而去。 

他太熟悉這座安王府了，儘管覺得綺園的江南風情太柔弱，卻甚是喜歡園中這座

巨大的假山，喜歡裡邊錯綜複雜的佈局，他造訪過無數次，四面八方的「通」或

「不通」早都瞭然於心。 

忽地一個轉彎，映入眼中的是一處小小石室。 

疊石而成的牆面，石與石之間出現縫隙，燦爛的春光從隙間固執滲進，投落在那

一抹席地而坐的小身軀上。 

那男孩兒雙臂抱膝、臉蛋埋在屈起拱高的雙膝中，美好春光令男孩身上披麻帶孝

的素衣顯得格外突兀，彷彿春絲遊蕩的心緒瞬間被揪扯落地，一口氣登時噎在喉

間。 

然，鎮國公府嫡長孫小公子的性情一向橫慣了，既傲且驕，他若不允誰失落難受，

誰也別想在他面前擺出頹廢樣兒。 

「傅長安，你幹麼這樣？」 



高呼一聲，腳狠狠一跺，謝馥宇朝那披麻帶孝的小子衝了去，一屁股落坐在對方

身側，跟著曲起單邊手肘狠頂了對方上臂一記，明擺著要吸引注意。 

在假山石室中獨處卻遭攪擾的十歲男孩姓傅，此為天朝國姓，男孩名靖戰，小名

長安，正是安王府的小小世子爺。 

「傅長安，你別哭，有什麼好哭？」謝馥宇更用力又頂他一記，終於令對方抬起

頭望了來。 

那是張俊秀面容，五官模樣雖未定型，眉眼間已若清風明月，只是此刻染上點兒

朦朧氤氳，眼眶瞧著有些泛紅。 

「我沒哭……」傅靖戰輕啞地駁了一句，眼神直直。 

巨大假山中的這處石室，疊石堆砌而成的石牆外緊鄰人工湖，疊石間的隙間滲進

清光，亦傳進一陣陣的誦經聲，那如吟如泣的聲音從前廳傳遞至此儘管已模糊難

辨，仍有穿透人心的餘韻。 

明擺著對方是在睜眼說瞎話，謝馥宇喉頭卻噎了噎。 

好一會兒他才撇撇嘴道：「安王妃病故……唔，你娘都病了那麼多年，我見過她

犯咳疾時的模樣，當真要把整副心肺咳將出來似的，瞧著都心疼不已……還有後

來皮膚上長出的鬱結和紅疹，那些鬱結不小心弄破便要血流不止，而紅疹……都

說那些疹子跟毒蛇似，只要環繞人的身體長滿一圈，即便努力想活也要活活痛

死—— 

「傅長安，你娘如今是解脫了，不會再痛了，你別哭。」 

石室中一片沉默，兩孩子相視的眼睛倒是明亮，誰也沒挪開。 

這座王府宅第的主母於昨日離世，傅靖戰沒了親娘，他這個在人前總端持有方的

小小世子爺再如何老成持重，也是會躲起來掉眼淚。 

謝馥宇想著今兒個上門弔唁，安王府從前門到前院，再到前廳正堂和後頭的綺園，

入目皆是白幡飄盪，門邊和廊簷下的綵繡燈籠全換上素白顏色，靈堂上誦經聲不

斷，漫進鼻間的焚香和燒金紙的氣味兒彷彿揮之不去…… 

他想著傅長安這小子會是怎樣的心情，想對傅長安說些安慰的話，他們可是好兄

弟呢，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他一起來分攤傅長安的傷痛，那傅長安也就不會太

傷心難過。 

「瞧啊，咱倆若要比慘，我定是比你可憐百倍，你一出生有娘疼，被疼愛整整十

年，而我卻連娘的面都沒見過。」謝馥宇聳了聳尚顯單薄的雙肩，皺起巧鼻故意

扮怪相。「傅長安，小爺我這麼可憐都沒哭，你也莫哭了。」 

傅靖戰自是聽聞過鎮國公府的事，知曉眼前這位國公府的嫡孫公子爺甫出生便失

怙恃，全賴身為祖父母的國公爺和國公夫人拉拔長大。 

可是他謝小爺將自身悲慘的事說出時一臉賴皮樣，傅靖戰一時間都不知該擺出何

種面孔對應。 

石室中再次陷進沉靜。 

謝馥宇低唔一聲，用手背摩挲鼻子，以為安慰之計大失敗，遂垂頭喪氣又搖頭晃

腦，一會兒想好了忽又揚眉道：「好吧，既然如此，傅長安，你想哭就哭，別憋



著，咱們男子漢大丈夫，痛痛快快哭一場，咱們提得起放得下，你哭，我誰也不

告訴，大不了小爺陪你一塊兒哭。」 

傅靖戰在溜進這隱蔽的石室時確實想哭，也確實哭過，但忽然來了一個鬧騰的謝

小爺，兩人性情根本天差地別，卻自小玩在一塊，如此投契。 

被謝馥宇一鬧，他想哭的心情全沒了，至少此際胸中暖暖，嘴角不禁淡揚了揚。

「我沒哭，香香。」 

謝馥宇，馥漫寰宇，小名兒「香香」，此為祖母國公夫人對嫡長孫的愛寵暱稱，

謝小爺本不欲人知，但到底紙包不住火，某天還是被住在對門的安王小世子爺聽

了去。 

果然此暱稱一出，謝小爺渾身陡顫，表情糾結。 

換在平時，謝馥宇早跳起來拳打腳踢拿他過招，今日是見他可憐只得嚥下這口氣，

但還是得發洩一下不滿。 

「『香香』是我家老人喊的，你沒事別亂喊！」驟然一個躍起，謝馥宇半身壓在

傅靖戰背上，一臂勒住對方脖頸。 

小名太娘氣，就怕一個不小心傳得滿帝京皆知，墜了他謝小爺的威風。 

這一邊，傅靖戰並未費勁掙脫，僅以單手架住橫在頸項上的小臂，讓自身得以呼

吸吐納，惹惱了謝家小爺，他微斂的雙目似爍光點點。 

謝馥宇猶勾勒著他不放，另一手五指成爪試圖撓亂傅靖戰的頭髮，後者眼明手快

倏地擋下，一攻一守間將哀傷的心緒暫且淡化。 

謝小爺低聲嚷道：「你說你沒哭，那好啊，沒哭最好，男兒漢流血不流淚，你娘

親是不在了，可你還有一個未滿周歲的親妹子得照看，往後不管這府裡誰掌中饋，

你安王世子爺的身分誰也奪不走，將來承襲爵位走路有風，絕對能成為一棵供親

人倚靠的大樹，傅長安，你確實沒什麼好哭。」 

安王爺雖稱不上好女色，但除正妃外，府中亦納有兩名側妃以及三位貴妾，正妃

所出的子嗣除了嫡長子傅靖戰外，還有一名去年初冬才誕下的女娃兒，兄妹倆差

了整整十歲。 

也許安王妃正因年近四旬還執意要生下這個女娃，才導致她原就需要長期調養的

身子加速虛敗，在大齡之年艱難誕下孩兒後終至香消玉殞。 

此刻，聽到謝家小爺提及自家親妹妹，傅靖戰驀地反掌掙開束縛。 

他倆一邊是掙得甚巧，另一邊則放得頗快，謝馥宇並未變招再攻，而是老老實實

退回原位，肩並肩挨著對方盤腿而坐。 

「傅長安啊傅長安，有親妹子可以疼，真香啊是不？」擠眉弄眼的，謝馥宇毫不

吝嗇地流露出艷羨表情。 

傅靖戰年歲雖小，卻也知鎮國公府的謝小爺鬧的是哪門子譜。 

一會兒要他莫哭。 

一會兒要他痛痛快快地哭。 

一會兒又說他沒什麼好哭。 

謝馥宇這是存心鬧上門，要他哭不得、笑不得，要他看明白儘管逝者已矣，生者



卻還等著他的照料，要他這個小小的安王世子爺立定心志，昂首大步，勇往前行。 

好似再如何艱難的世道，都有容他們一闖再闖的機運。 

於是見那人咧嘴笑開，傅靖戰回以誠摯淺笑，神情難掩寂寥卻也淡然頷首，「你

說得對，還有妹妹呢。娘親不在了，妹妹還需我照看，她……她連娘親的模樣都

記不得，我得幫她記好，往後再慢慢說與她聽。」略頓。「我得好好護著她，護

她一輩子。」 

「嗯。」謝馥宇小腦袋瓜贊同般一點，拍拍好友肩膀笑道：「你這個當兄長的自

當護著妹子一輩子，但女兒家在家靠父母兄弟，出嫁就得從了夫婿，你想護她，

就得睜大眼睛幫她選一門好親事是不？」 

傅靖戰腦子再好使，小小年歲的男孩一時間對於親妹子的姻緣哪裡想得周全，他

驀地怔住，俊秀五官透出幾分無辜。 

謝馥宇哈哈大笑，一臂攬上他的肩頭搖了搖。「有什麼好擔心？我這兒現成一個

乘龍快婿不是嗎？往後小妹長大了，你就作主把她嫁給我，嫁進我鎮國公府來享

福，我讓小妹吃香喝辣天天快活，誰也欺負不了她，我同你一塊兒護著她不就得

了？」 

傅靖戰氣息明顯一頓，俊目瞬也不瞬直瞅著近在咫尺的那張小臉蛋。 

那是一張容貌過分細緻的臉蛋兒，杏眸瓊鼻配上墨眉朱唇，頰面宛若染了紅澤的

梅腮，一頭烏亮長髮高高束起，垂蕩而下的是如白瀑下千尺一般的灑然。 

「不成……真不成的……」傅靖戰下意識喃喃。 

聞言，謝馥宇雙眉扭起一臉惡狠。「你說啥不成？我……不成？怎麼？你是怕咱

護不了你家親親小妹嗎？」豈非太小看他！ 

結果傅靖戰緩緩搖了搖頭，落在謝馥宇臉上的目光依舊無比專注，像要將他看個

通透似。 

靜默對視了好半晌後，謝馥宇終於聽到他語重心長啟聲—— 

「香香這模樣太精緻嬌美，簡直比女兒家還像女兒家，我家小妹倘若許了你，有

你這樣的夫婿專美於前，婦容堪憂，時時都要被你比下去，我家妹子即便生得再

端莊秀雅也得心累，所以真不成。」 

「絕交！傅長安，小爺今兒個跟你割袍斷義！」謝馥宇怒聲嚷嚷，跳起來又一臂

勒住對方頸項。「什麼比女兒家還嬌美，你明知小爺最聽不得這樣的話還故意說，

你不講道義不懂武德啊，小爺要跟你絕交！絕交！」 

嚷著要割袍斷義，謝馥宇身上的衫袍仍好好的沒有一絲破損，就只是故技重施地

勒頸兼拿上半身的重量壓人。 

遭「暴力」對待的男孩彷彿聽慣了那「絕交宣言」，表情不但不慌無亂，在格擋

對方臂膀的同時還悄悄牽唇了。 

「傅長安你別不信，小爺這會兒認真了，跟你絕交到底！」非常信誓旦旦。 

傅靖戰僅是笑，默然噙笑，一顆心卻似在溫暖流域蕩漾。 

 

 



無數遍嚷著要絕交的傢伙從未離開傅靖戰的生命。 

男孩們長成十六歲少年的這一年，一樣玩在一起、混在一塊，一樣是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而這些年來他倆習武進學，十二歲時請了同一位出身鏢局的天朝武狀元指點武藝，

十三歲時一同考進國子監，兩少年眼界是開闊了，玩在一塊兒、年齡相仿的夥伴

自然也變多。 

國子監為天朝最高學府。 

對讀書人而言若想考取功名，大多會選擇參加科舉，但是能進到國子監且表現優

異的學生，卻能通過廷試或吏部考試直接晉為官身，所以能進到國子監讀書就意

味著離仕途不遠了。 

不過對於從小玩到大的兩少年來說，一個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安王世子，一個是

一等鎮國公家的寶貝長孫，進國子監求學從沒想過「當官」二字，更沒有什麼將

來定要「出人頭地」、「魚躍龍門」的遠大抱負，僅純粹為了讀書，順帶交往幾個

趣味相投的同窗好友罷了。 

但，即使是已同窗三年的好友，還是可以說吵架就吵架。 

「謝馥宇，今兒個你要是條漢子就把咱的衫子和褲子還來！」漲紅臉怒吼的少年

郎蹲坐在溪水中不敢上岸。 

他光裸著肉乎乎的雪白上身，儘管還套著一條底褲，薄薄的綢緞料子浸濕後，依

然能使胯間包裹住的玩意兒「原形畢露」。 

春暖花開的時節，今日是國子監「甲字班」生員們一年一度的春遊。 

春遊的立意十分美好純良，主要是為了增進同班同學們的感情，要學生們在埋首

苦讀作學問之際亦不忘同儕間相互交流。 

今年春遊之處選在帝京東郊十里外的百花溪谷。 

進溪谷得走一段山路，抵達目的地便是繁花盛開、蝶鬧蜂喧的景致，潺潺溪水清

音悅耳，不僅能洗滌俗塵之心，更讓一干十六、七歲的少年郎童心大起，紛紛脫

掉衣鞋下水餃般一個個往溪水裡跳。 

謝馥宇正是帶頭往溪裡衝的那一個。 

甲字班中就數他最鬧騰，而這種愛鬧愛玩、課業卻名列前茅兼機靈善辯的學子常

是夫子們眼中的頭痛人物，但也常是同學們馬首是瞻的對象。 

於是少年兒郎們光著膀子和大腳丫子打起水仗，還分了兩邊人馬對戰，玩得渾身

濕透不亦樂乎。 

之後玩累了，一個個上岸來，大夥兒各自拾回衣物鞋襪，唯獨工部趙侍郎家的小

兒子趙團英放置在岸邊大石上的衣物不翼而飛。 

「是說趙糰子，小爺我是不是條漢子跟還你衫子褲子有啥干係？」謝馥宇接過傅

靖戰遞來的一方乾淨棉布，邊擦臉拭身邊無奈問道。 

進國子監讀書謝馥宇從來不帶小廝，因不習慣有人跟前跟後照料，覺得累贅，不

過傅靖戰身邊倒跟著一個。 

此際安王府的小廝遞茶水、遞淨布伺候自家世子爺，後者卻都接過來「伺候」謝



馥宇這位國公府家的小爺了。 

這一邊謝馥宇把用過的棉布還回去，喝了一大口溫茶，對著趙團英又問：「你自

個兒東西不見卻來尋我討要，憑什麼？只因前些天咱倆幹架，你小子認為這是結

下梁子了，所以一有事就直接賴我頭上，是嗎？」 

趙團英鼓起腮幫子嚷道：「你那天打壞我整盒的蓮蓉酥餅都沒道歉，那酥餅是我

娘親親手做的，專程為我做的，你沒道歉，是你不對！」 

結果話題扯回前些天那場幹架。 

謝馥宇兩手一攤，表情更無奈。「拜託，你根本沒給我道歉的機會啊！那整盒蓮

蓉酥餅一散落地上你頓時就瘋了，尖叫著撲過來朝我揮拳，我當然打回去，難道

還傻傻任你揍嗎？」 

「那、那都說打人不打臉，你還打我臉了，瞧，顴骨上烏青一塊兒還沒完全消散

呢。」趙團英抬高圓圓臉容指控。「害我這些天都得躲著我娘，怕她覷見了要心

疼，所以姓謝的，你幹麼打我臉？」 

「趙糰子，那你還撩陰呢！」謝馥宇雙手做出護住胯間之舉。「我鎮國公府就我

這麼一根獨苗兒，你那時下黑手我都沒同你置氣，以為咱們打了那一架便揭過篇

了，結果你家小廝沒幫你保管好私人之物，竟來究責小爺我嗎？」謝馥宇實不想

拖趙家的下人落水，但趙團英實在太不可理喻。 

在一旁的趙家小廝早已抖若篩糠，顫著嗓子道：「……少爺，小的……小的只是

去林子裡撒了泡尿，回來一看，少爺那堆衣物就都不見……小的認真找了，就是

找不到，明明只離開一會兒的……」 

好幾個同窗在謝馥宇遭趙團英指控時已套好衣裳，此刻都在幫忙尋找趙團英消失

的衣物，連岸邊兩處及人小腿高的草叢也沒放過。 

這一邊，傅靖戰抓著謝馥宇用過遞回的棉布迅速整理好自身之後，徐慢道：「適

才不是有一陣風颳過嗎？好些人都打噴嚏了，大夥兒才想著該上岸。」略頓。「看

來是那陣風把擱在岩石上的衣物吹落水，以此小溪流動之勢，趙同學的衣物怕是

已順溪而下不復返了。」 

他此話一出，立時得到附和—— 

「是啊，長安說的沒錯，方才咱們大打水仗時，真有一陣大風吹來。」 

「咱們渾身濕透，被那陣風一吹當真冷得直哆嗦，然後不知是誰先打了個噴嚏，

跟著接二連三的，好幾個都打噴嚏。」 

「哎呀呀，看來真如長安所說那般，糰子的衣物是掉進溪裡了，糰子啊，這會兒

是你錯怪小香香了呀。」 

語帶戲謔作此結論之人名叫傅書欽，年十七，是甲字班中年紀最長的學生，與傅

靖戰同為皇親國戚，不過傅書欽的身分更尊貴一些，他是當朝聖上的十一皇子。 

關於皇子讀書，宮中本有一套進學制度，亦有大學士們進宮為皇子們講學，但傅

書欽打小就不喜歡被拘在宮裡，費了番心力才求得父皇點頭讓他出宮就學，十五

歲時他得以搬出宮外並有自個兒的府第，賜封號「昭王」。 

傅書欽這話根本是一錘定音，一切都是風的錯，於是少年們轉而安慰趙團英，勸



他別怕羞快上岸—— 

「反正大家都是男的，胯下那二兩肉在場的每個人都有，誰愛看你的？」 

「糰子你再不上來，等會兒太陽西下溪水更寒涼，要凍出毛病來怎麼辦？」 

「咱這兒有多出的褲子，可能小了些，糰子你將就將就吧。」 

某位同學春遊的小包袱裡除了吃食外還多帶一條乾淨褲子，正取出來要給趙團英

暫且「遮醜」，更有人吩咐趙家小廝趕緊將自家少爺帶上岸。 

形勢驀然一變，還了謝馥宇清白，但他表情變得有些古怪。 

雙臂盤胸，他微瞇雙眼斜睨著一旁的傅靖戰，後者一臉清風明月，嘴角似有若無

勾揚著。 

突然，一雙雪白闊袖分別搭上他倆的肩頭，傅書欽擠進兩人之間。 

「來，給哥哥瞅瞅，咱們小香兒沒受委屈吧？」說著就把俊臉往謝馥宇面前湊。 

「我是能讓自個兒受委屈的人嗎？你……昭王殿下，請別再喊我小名，那是吾家

老長輩才能喊的。」嘴上雖尊稱對方，謝馥宇下手卻無遲疑，一把推開湊得太近

的小白臉。 

在謝馥宇動手的同時，傅靖戰也動手了，先是掙開肩上那只闊袖，隨即一個巧勁

兒將傅書欽整個人扯過來，拉開對方與謝馥宇之間的距離。 

「請王爺自重。」傅靖戰平靜神態未變，語氣略沉。 

傅書欽並不覺得被冒犯，當年爭取進國子監求學，其願望之一便是希望能得一群

可以恣意打打鬧鬧、玩在一塊兒的同窗好友。 

他咧嘴笑開，展臂重新搭上傅靖戰的肩膀，哥倆好般拍了拍。「哪兒不重呀？我

覺得自個兒挺重啊。話說回來，我跟你可是親親堂兄弟，為何長安喊『香香』就

沒事，我喊就不成？」 

傅書欽抬頭看向謝馥宇，笑問：「香香，難不成咱們家長安也是你鎮國公府的老

長輩嗎？」 

這笑話半點也不好笑，謝馥宇都想翻白眼了。 

他不禁腹誹，這一切都要怪傅長安！ 

就是有一回傅長安脫口而出喊他小名，當場被許多同窗聽了去，傅書欽正是其中

一個，其他同窗礙於他謝小爺的拳頭敢笑不敢言，但傅書欽卻是揍不怕似，竟然

香香長、香香短地喊上癮。 

可惡！若非不想家裡兩位老人又被請進宮裡「聽訓」，他都想一拳往這位昭王殿

下的腦袋瓜卯下去。 

但真要問為何能允傅長安喊那個糗死人的小名，他也萬般無奈啊，就是從小被喊

到大，如何糾正抗議都無用，後來聽著、聽著也就習慣。 

謝馥宇沒打算回應傅書欽戲謔嬉笑的問話，才想無視到底，一陣驚呼驟起，叫得

最響亮的恰是剛被小廝帶上岸的趙團英。 

「呀啊啊！有人偷看！有人偷看啦——」 

「少爺您先遮遮，沒事沒事，沒被看去太多！」趙家小廝這會兒機靈了幾分，手

中一條濕棉布趕緊圍住少爺的圓腰，迅速幫趙團英掩住下半身。 



一群少年郎不約而同望向溪谷入口處，尚未定睛，已嗅到盪開在微風中的甜甜薰

香，比野地花香多出三分雅致、七分風情，動人心弦。 

待少年郎們能定睛去看了，下一瞬卻又眼花撩亂。 

那是十來名衫裙繽紛、容色姣美的妙齡女子，為首的那一位女郎體態格外優美，

眸光尤其明亮，正笑吟吟地接受兒郎們的注目。 

「原來是國子監甲字班的公子爺們，奴家明錦玉這廂有禮了。」女郎嬌聲言語，

優雅地屈膝一禮，她身邊的姑娘們亦跟著作禮，每張嬌顏皆帶笑，柳眼梅腮逸春

情。 

女郎一自報姓名，少年郎們好幾個倒抽一口氣，沒有動靜的則是老早已驚呆。 

明錦玉，金玉滿堂樓的鎮店頭牌，琴棋書畫詩酒花樣樣皆精，連續三年奪得「帝

京花魁」的名號，未滿雙十芳華已名動帝京。 

明錦玉笑著又道：「奴家與幾個姊妹今兒個出來郊遊踏青，已準備回程了，恰路

過百花溪谷才彎進來探探，不料打擾到各位公子爺。」 

少年郎們下意識搖了搖頭，動作十分一致，連趙團英也跟著搖頭，圍在腰上的棉

布要掉不掉。 

明錦玉眸光輕盪，最後落在謝馥宇身上，後者並未迴避那盈盈注視，卻是拋下傅

靖戰和傅書欽兩人，筆直朝對方走去。 

女郎們見一漂亮好看的公子走來，紛紛相互推搡，臉紅嬌笑。 

少年郎們見狀全瞠圓招子，不知道謝小爺有何意圖，唯獨傅靖戰面無表情，傅書

欽倒是一臉趣意昂然。 

「瞧那模樣是老相識，姑娘家一來就知道咱們是國子監甲字班的學子，那肯定是

甲字班裡有她相識之人……嘿嘿，沒想到咱們家香香人脈這麼廣。」傅書欽雙臂

盤胸，手肘頂了靜佇不動的傅靖戰一記。 

傅靖戰毫不理會，僅淡淡望著那個正跟明錦玉相互作禮的修長身影。 

謝馥宇確實識得這位帝京花魁，但算不上老相識，只不過是幾面之緣。 

這一邊，兩人寒暄幾句後，謝馥宇直接便問：「錦玉姑娘今日出遊，不知是否備

有吃食？都說金玉滿堂樓的糕點其精緻和口味為帝京一絕，其中又以白玉芙蓉糕

最受好評，可惜糕點師傅一日僅能做出二十份，有錢可不一定吃得到。」 

明錦玉身邊一名可愛女郎噗哧笑出，連忙掩唇笑道：「謝公子沒來過咱們金玉滿

堂樓，對樓裡的事倒也清楚呢。」 

另一名甜美女郎也笑道：「今兒個出來玩，咱們這麼多人，自然是備了不少吃食

點心，謝公子會這麼問……莫非是肚餓了，來跟咱們討食？」 

謝馥宇歎了一聲，摸摸肚腹，不怕羞道：「確實是肚餓，也確實來討食，就不知

各位姊姊們有無剩餘，肯不肯賞點兒？」一揖到底。 

眾位女郎被他逗得又是一陣嬌笑，笑得當真花枝亂顫、美不勝收。 

「哪裡捨得讓公子肚餓。」明錦玉一個眼神示意，兩個女郎便跑回馬車那兒捧來

兩盒糕點，直接送進謝馥宇手中。 

「還挺沉呢，剩這麼多？」謝馥宇不禁挑眉。 



明錦玉指了指身旁一群女郎。「個個都在鬧節食，怕腰肢變粗，胃口小得跟小鳥

似的。」 

八成覺得眼前這位貴公子俊俏友善又有趣，被明錦玉指到的女郎們好幾個還故意

挺胸扭腰，謝馥宇雖被鬧得臉紅紅卻也大方笑開。 

再次道謝，目送眾位女郎離開，謝馥宇甫轉身過來就被一干同窗包圍。 

傅書欽眼明手快直接幹走他手中的一盒糕點，打開盒蓋一瞧，簡直嘴角都要笑咧

到耳根，各色點心鋪排其中，連白玉芙蓉糕也留了好幾塊。 

「都別問、都別吵！」 

謝馥宇遭少年郎們連番追問，問他金玉滿堂樓的事，問他跟明錦玉的事，問他跟

那一群女郎們的事，問他剛剛都說了什麼事，問他怎麼把女郎們逗樂的事…… 

他大喝一聲，護著一盒糕點衝出「重圍」，此時還得慶幸傅書欽那小子搶走另一

盒糕點幫他引走好幾個同窗，不然很可能擺脫不掉這團團圍困之局。 

他大步衝到傻愣愣望著他的趙團英面前，遞去手中的糕點盒，朗聲道：「趙糰子，

那日弄翻你一整盒蓮蓉酥餅，確實是我不小心，是小爺我不好，那盒蓮蓉酥餅既

然是你娘親手做的，外邊根本買不到，我沒法兒賠你一模一樣的吃食，這一盒賠

給你，你可願接受？」 

「糰子，很好粗（吃）喔，好粗（吃）極了……」傅書欽嘴中塞滿糕點，話都說

不清了，少年郎們回過神來趕緊撲過去搶食，一下子鬧成一團。 

這一邊，趙團英的目光來回落在糕點盒和謝馥宇臉上，最後訥訥反問：「你、你

要賠我的？一整盒都給我？」 

「是。」謝馥宇用力點頭。「小爺我一人作事一人當，賠給你了。」 

趙團英終於把糕點盒接過來，看到擺放在裡頭的各色小食，忽地扁了扁嘴又吸吸

鼻子，一副感動到快要哭出來的模樣。 

「謝馥宇……咱那天不該先動手打人，我也有不對之處，還有……今兒個的意外，

我不該隨意指控……」邊說邊歉疚地垂下頭。 

謝馥宇對他擺擺手，又拍拍他的肩頭。「那就這樣，趙糰子，那咱倆之間沒事啦，

你趕緊把自個兒裹好，不然真要得風寒。」 

擺平兩人之間的恩怨後，謝馥宇沒空理那群圍著糕點盒「吃相難看」的同窗，他

直直朝從頭到尾皆靜佇在原地的傅靖戰走去。 

「隨我來。」撂下一句，他扯著傅靖戰的衣袖直接拖走。 

傅靖戰相當配合，不但沒讓小廝跟來還由著謝小爺擺佈，兩人走進溪谷邊的林子

裡，確定其他人聽不到他倆說話謝馥宇才放開他。 

「傅長安——」謝馥宇突地轉過身來，直勾勾平視對方的眼睛。「是你幹的對吧？」 

傅靖戰嘴角微微一翹，也沒反問什麼事是他幹的，就僅是望著雙臂扠在腰上、正

審視著他的這個人。 

他感覺到愉悅，好像事情無須言明，眼前這人都能懂得。 

謝馥宇刻意壓低嗓音道：「我知道你整弄人是想幫我出氣，如今我跟趙糰子兩清，

你是親眼看見的，我跟他沒事了，你可別再為難他。」一頓，突然記起什麼似又



道：「話說回來，小爺今天險些被你害了，你要弄趙糰子時機也太不對，我才跟

他幹過架，一出事果然賴小爺頭上。」 

傅靖戰臉上的笑意略略加深，終於出聲。「這一點確實疏忽了，下一次定然多用

心。」 

「還有『下一次』？」謝馥宇聲調突然拔高，又連忙壓下來。「長安啊長安，咱

倆是好兄弟你挺我到底我明白，但咱們多少還是要有點同窗愛嘛，趙糰子的事就

到此為止了，可好？嗯，可好啊？」 

傅靖戰的笑耐人尋味，卻不言語，頓了兩息後他轉身朝林子外步去。 

「哇啊——傅長安，你敢不聽小爺的話？」謝馥宇高嚷一聲，大步追上。 

他使出從小用到大的慣用伎倆，長臂一探勾住傅靖戰的頸項，兩人身長差不多高，

他一得手就把上半身的重量往對方背上施壓。「說！你聽不聽話？聽不聽話？」 

脖子被勾勒住，傅靖戰卻笑出聲來。 

謝馥宇拚命往他背上壓，他乾脆矮下身將人揹起，像小時候玩騎馬打仗那樣揹著

人跑，他願意當他謝小爺的馬，馱著他載著他，心甘情願，甘之如飴。 

 


